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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曾经是孤栖于梁山泊中的一个小山丘，
方园七八里，出地四十丈，向南偏西约10公里，
与主峰梁山隔水相望。蒋作锦《东原考古录》记
载，“境故多水患，河、汶、济三水环山，流民籍以
安，故名”，因此被称作“安民山”，简称“安山”。

宋代以后，由于屡受黄河冲积，梁山泊地势
逐渐抬高，大部分水泊涸为平陆，水面向中心收
缩；至金元时期，就只剩下安民山周围的一片零
散水域，被称为“安山湖”，史称“萦回百里无一
定湖界”；又因山南三里有座“安民亭”，湖又称
作“亭子泊”。水源主要是纳济水和汶水，二水
汇聚于亭南（古之清口），向北循大清河入海。
元代翰林学士袁桷在其《过梁山泊》中写的“碧
澜渺无津”“波清凫聚阵”等诗句，展现了当时安
山湖的景象——梁山泊余瀦。

当时的梁山泊涸地，大部分还是旷无人烟
的荒原，对于安山这样一处沮洳之地，本也不会
有人问津。然而，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开挖，使

“安山”之名频现于史册，并成为一个数百年来
令诸多著家释解的地名。

大运河使“安山”由一变二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始经山东，前期工程是
济州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人自任城向
北开挖济州河，北端就在安民山南的湖中，也就
是济水与汶水会合处。由此向北即入大清河，
使南北漕运贯通。后在当地寿张县县尹韩仲晖
等人的建议下，1289年，元廷又以此为起点，开
挖会通河，沿湖南岸和西岸向西北行，经寿张县
城、沙湾、张秋、东昌至临清，长达二百五十里的
漕渠，主要是从安山湖输水。为了控制渠水流
量，在安山湖西修建安山闸一座，位于山西偏南
六里，后称码头集。但由于开挖会通河“引汶绝
济”，此后安山湖就只以汶水为源，水量逐渐减
少。

元代会通河贯通了约一百年，安山闸成为
重要的航运码头，由荒僻的湖滩地变成繁盛的
集镇。但从元末起，梁山泊地区又开始遭遇西
南黄河决口洪水的冲击，终于明洪武二十四年
（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黑洋山决口，再次
冲漫该地区时，安山湖和会通河都被淤为平陆，
由此从历史上消失。

明朝自成祖朱棣始迁都北京，但经济上却
“仰给东南”。为了使南方岁漕、物贡远供于京
城，永乐九年（1411年）御决重开会通河。为了
避开黄河的冲犯，新开河道在元河旧线自袁口
以北东移，经靳口向北至东平州城西十五里处
折向西北，经戴家庙“至寿张沙湾入旧河”。新
河线路“西距元寿张旧运道三十余里”。

新河主要以汶水为济，为了补充北部运道
供水不足，又于戴家庙以东的运河南岸筑堤圈
围一处人工湖，周围八十三里，并开挖柳长河引
西南濮曹一带济水旧渎之水入湖。新湖仍取名

“安山湖”。明成化十八年，又将原在安民山的
安山闸移于安山湖东北岸的运道上，新闸仍以

“安山闸”为名。由此，该地也以闸为名，称作
“安山”。而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山，原本也是古
梁山泊的一片涸地。

由于新闸地处运河的重要位置，东临州城，
南北居济宁至临清的中间，因此成为运河上的
一个重要的水旱码头，一个南北物产的集散、交
易场地；而且，这段运河的管理机构、河卫军营、
政府署衙、驿馆、税所等，也都设在此地。随之，
各业的商铺、货栈、作坊等，也毗连建立。街面
上来往的官人、商贾、船夫、农民、僧人熙攘络
绎，原本一片荒野僻壤，很快发展成为兴旺的集
镇。因此，便被当地人们称作“大安山”；而原来
的安民山，则被弃离于运河之外，自然萧疏冷
落，被当地称作“小安山”。

至清代，大安山发展到其鼎盛时期，名扬南
北。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到过该镇，并留迹
于此地。这样，在新旧两代的会通河遗址上，就
分别形成了两处的“安山”，两座“安山闸”，两个

“安山镇”，两处“安山湖”。对于两个安山的变
迁和区别，当地百姓是清楚的，向来流行“大安
山不大，小安山不小”的说法。然而，对于一些
不谙当地历史和实际的学者、志家们来说，却并
不容易弄清楚。在他们的记载和释解中，出现
错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安山记载的错乱与蒋作锦的考证

明终清兴，京杭漕运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
时期。但一些学者和志家，在撰写历史时缺乏
严谨态度，疏于考证，往往以当时的认知推断，
尤其对于两个安山的来历和地理位置。因此，
在不少史志书籍中，将两个安山、安山闸、安山

镇、安山湖混为一谈。即使对于当时一些著名
的史志文献，如《山东省通志》《山东运河备览》
《山东全河备考》《读史方舆纪要》等，在相关问
题上也出现了混淆。

以清代著名的地理志书《读史方舆纪要》为
例，其中关于会通河的记载说：“会通河在州（东
平州）西南十五里，南接汶上县，汶济二水合流
处也，有闸一曰安山，西北入东阿县。《志》云漕
河西岸有安民山，山下为安山湖，湖绕山下，萦
洄百余里，……仍合汶水，亦名积水湖。正统三
年于近河处署减水闸以济漕，后淤为民田”。该
记中所说“会通河在州西南十五里，南接汶上
县”“正统三年于近河处置减水闸以济漕，后淤
为民田”，明显是说的明代以后的会通河；而“汶
济二水合流处”“有安民山，山下为安山湖，湖绕
山下，萦洄百余里，…… 仍合汶水”，则是说的元
代会通河。这里竟将两代不同的会通河与安山
地址混同为一，读来令人如坠云雾。而文中所
谓“西北入东阿县”“漕河西岸有安民山”字句，
则无论对于元代会通河还是对于明代会通河来
说，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段漕河是西北入寿
张县，安民山在元漕东北岸，也不在明漕岸边。

在一本清代学者撰的《水经注》疏上，关于
“东平州”的注解云：“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镇，即
古安民亭，济汶会合处”。这里明显把明清时期
的安山镇说成安民山的安民亭、济汶会合处，事
实上两地相距二十五里之多，反映出注者对该
地的历史和地理一无所知。

清代叧一重要史籍《山东全河备考》，在其
图志明清运河安山闸处特别注明：“元人所开会
通河自此起至临清止”，显然亦是将明代大安山
的安山闸混同于元代小安山的安山闸，将元会
通河混同为明会通河了。

对于当时史志编撰中安山注解的错误，给
予最详细指正和考察的，是清代学者蒋作锦
（1817—1864）。蒋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简放
河务钦差，加三品衔升用，他是东平县人（今属
梁山县馆驿乡大营村），最熟悉梁山泊一带的地
理水情。其代表著作《东原考古录》就是他“荟
萃史志，佐以《水经》，参以闻见”所撰成。书中
大量针对当时关于安山和会通河记述的错误，
予以逐一考证和纠正。

蒋作锦在其《安山闸考》中说，东平“州境有
两安山闸，一在安民山东北十五里安山镇，明成
化十八年建，今运河所经；一在安民山西南六里
码头集，元至元二十六年建，元运河所经。考元
运道，由袁口西北，迳安民山南安山闸，又西八
里迳寿张闸……与安民山北明时所建安山闸相
距三十里。二安山闸名同地异，志家误合为一，
援引多涉骑墙语，总因不识元明运道耳”。

蒋作锦在《元明运河考》中说：“明安山镇闸
与元安山南闸相去甚远，州境运河全非元时旧
道，总因避黄故耳。《运河备览》引元时河渠志
谓：安山镇闸西八里原有一闸，不知闸在寿张故
城东。读《通志》者又谓：元运道由今寿张东门
外，不知为旧寿张，甚矣。考古之难也”。“寿张
故城”“旧寿张”都指元代寿张，在今梁山县寿张
集镇；“今寿张”是指明代后迁治于王陵店的寿
张县城，在今阳谷县寿张镇。其意说明《山东省
通志》将两个寿张城、两个安山闸混淆。

蒋作锦在《安民山考》中说：“小洞庭今为安
山湖，湖东北岸为安山镇，均以山得名，镇距山
十五里，俗呼镇为安山，名与山混，转呼山为小
安山，名实倒置矣。元史称开会通至须城安山
南，志误为镇南今运河。元运河在山南六里之
码头集，今运河开自明，在山北十五里之安山
镇，镇南非山南，致元、明二安山闸混为一，又以
安山镇为安民亭故址，显与水经注“亭北对安民
山”不合。总因未识汶水入济故道，错认安山镇
作安山而误”。

今读《东原考古录》，尽管书中也有未尽和
个别不准确之处，如安山湖只考证了明代安山
湖而未考元代安山湖，致使后来史志編撰受其
影响，仍出现将两个安山湖混同为一的问题。
至今的《山东通史》在讲元代的安山湖时，仍说
是“在安民山以北，周长80余里”。这显然是把
明代的安山湖说成了元代的安山湖。

又如《考古录》中说：“安民山南六里安山
闸，又西八里迳寿张闸”，实际应为山西（偏南）
六里安山闸，又西北八里迳寿张闸；又如说：明
代“安山闸”在安民山东北十五里安山镇”，这与
他所说“安民亭（北距安民山三里）东北距安山
镇二十五里”的说法不尽一致。实际上，明代安
山闸距安民山应是二十里之多等。但总的来
看，他的考证是比较详明和正确的。完全可以
说，自从蒋作锦《东原考古录》问世之后，对于当
时史界存在的两处安山位置的混同，算是说清
楚了。尤其是《东原考古录》，对于梁山泊一带

自古存在的诸多城邑和县治遗址、河水流经，以
及水系关系等，做了大量考证，为后世了解、研
究这一地区沧桑变化和历史沿革，提供了宝贵
的文献资料。

“须城安山”在哪里

清末以来，梁山泊地区又发生了巨大变
化。最重大的事件，是黄河在这里改道。它频
繁泛滥，使该地区地势逐渐升高，古河道、湖泊、
古城址都完全消失了，千百年历史都被埋在黄
土之下。自清代以后，迁进该地区的人口大量
增长，原来人烟稀少的圹原，都变成了毗密的村
庄。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排涝、防洪、引黄等
水利建设的需要，又开挖了许多新河道、干渠，
修筑了大量河堤、闸坝等工程，新修的公路更是
纵横交措，彻底改变了地理格局。历经清末、民
国至新中国建立以来，行政区划屡经变化，旧史
志记载的地名，与现在实际归属大都不符。这
一切都给今天撰写、研究历史，挖掘和保护历史
文化资源造成许多困难。

在今天，当人们重新提出古运河在哪里，安
山在哪里时，有谁还能回答得清楚吗？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从济宁向北到梁山县
的北端，有一条著名的梁济运河。在有些地图
上，它还被鲜明地标作“京杭运河”。但其实它
原本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开挖的一条排水渠，从
未有过通航，更无任何历史文化遗迹，称不上是
真正的运河。而该地区真正的运河——古代济
州河和会通河，其故道却大部分消失，很少有人

知道它的遗址线路在哪里。目前，在从济宁至
梁山的国道上，当人们经过任城区长沟镇时，恐
怕无人知道，这段公路正是在原来的运河故道
上修建的。在从梁山县开河、袁口向西北，经过
馆铎镇、小安山镇、寿张集镇，以及河南省台前
县至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这一线，一百三十多
里正是穿越的原梁山泊的涸地，这也正是当年
元代运河所经地区。然而，现在它的具体线路
在哪里？经过哪些村庄？更是无人知道。

关于元代开挖济州河的起止点，从历史文
献中得知，是“自济州至须城安山”。然而，“须
城安山”究竟在哪里？至少在书籍和文章中，看
不到对它的准确释解。

在当代关于济州河历史的讲述中，常见到
的说法是：“开挖济宁至须城（东平）的济州河”

“从济州（今济宁市）西北至须城（今东平西南）
开凿河道，称济州河”，还有“济州河，自济州至
须城（在今东平县）安山”“开凿从济州至须城
（今东平县）安山镇的济州河”等等。

在这些注解中，显然都把“须城安山”注解
成“东平县的安山”，把须城县直接看作东平县，
这完全是一种错解。

在历史记载中，“须城安山”本是说的元代
济州河的安山，它只能是安民山，即小安山，当
地百姓无不知道它现在属于梁山县，隶于济宁
市；而“东平县安山”，本是明代会通河开挖后出
现的一个镇，称大安山，现在属于泰安市，与元
代济州河、会通河无关。用“东平县安山”注解
济州河的安山，是根本失当的。这也正是当年
被蒋作锦所指出的，把两个安山，即“山”与

“镇”，相混同的错误。
查阅历史，须城是古代东原地带的一个古

县置，元代时其治所在今东平县州城镇。但它
与后来的东平县，不仅名称不同，存在的时间不
同，而且辖区不同。其辖区既包括现在的东平

县一部分，又包括现在梁山县的一部分等。把
须城县等同于东平县，或东平路，都是不可以
的。根本还在于，在元代初期，安民山是否属于
须城县，这是有必要深入考证的。

在金元时期，安民山处于寿张、须城、郓城
三县交界一带，当时该地尚属沮洳之处，并无明
确的县界。而据历史文献记述，它应在寿张县
境。如《水经注》记述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
东注矩野泽，经梁山东，东北至寿张县（指古寿
张）西界安民亭南，汶河从东北来注之”“东北入
钜野泽，过寿张西与汶水合，……”“济水西有安
民亭，亭北对安民山，东临济水，水东即无盐县
也”（无盐县，古县，须城县的前身）。又说汶水
的流迳：“……西南过无盐县南，又西南过寿张
县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济”。汶水“……西
迳郈亭（今东平县彭集镇后亭村）北，又西至寿
张故城东，遂为泽渚（安山湖）”。这些记述，都
说明历史上济水与汶水会合处就在安民山南，
它当时位于寿张县境，而不在须城县。在该地，
须城县、无盐县都在济水和安民山之东，与寿张
县以济水为隔。

又见明代《郓城县志·方域志》记载：“宋元
以前安民山属郓，今割属寿张”。综合历史记载
来看，元代安民山应属于寿张县，而不是须城
县。当时位于安民山以西的安山闸，距寿张县
城仅有八里，而安民山离须城县城却有四十多
里，中间还相隔有济水，须城县境不可能跨到济
水以西。虽然当时寿张、须城县都隶属于东平
路，但寿张与东平却是不同的概念。

“须城安山”的说法，是依据《元史·河渠
志》，而该书编撰时间在明初洪武三年，此时正
是寿张县因被水淹而县置裁撤、“省入须城”之
时。当时的《元史》编撰者，据此把安山写入须
城县，未免不是其重要原因。据康熙年间《寿张
县志》，自洪武十四年寿张县又复置迁治于距旧
城西北五十多里的王陵店（在今阳谷县寿张
镇），远离了安民山，这时济水已消失，此后安民
山即明确划入东平县，梁山仍属寿张县，洪武十
八年后寿张、东平县都随东平州改为兖州府。在
明清以来的史志文献中，都把安民山明确记于东
平县。编撰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明史·宋
礼传》，记述元代会通河的开挖：“自东平安民山
凿河至临清，引汶绝济，属之卫河，……”。这显
然是以清代的隶属来追述历史。《东原考古录》也
说：“安民山，东平西境小山也”，但据此并不能推
断安民山在元代也属于东平县。

“须城安山”的记载，是一种历史的错误。
到今天只有《山东通史》没有照搬旧史，釆用了
折中说法：济州河“南接济州泗水，中经汶上，至
寿张、须城之间的安民山西侧，北汇入大清
河”。在这里首次引入了“寿张”，可见其对旧史
的异意。然而所说安民山在“寿张、须城之间”
却仍无实据，亦如蒋作锦之言“多涉骑墙语”。
而且，这里所判济州河在“安民山西侧”，也与实
际不符。济水与大清河都在安民山之东，济州
河本是达于两水的汇合处，岂能跑到安民山之
西。既如此，岂不是更明确地说明济州河在寿
张县境吗？

梁山县是建于1949年的一个新县，其县境
包括历史上寿张县的一部分，以及东平、郓城、
汶上县的一部分。其中，明清与民国时期属于
东平县的大、小两个安山，即由此被划入梁山
县，分别建置为大安山乡和小安山乡。直到
1985年区划调整，大安山又重新划归东平县，后
又撤乡并入商老庄乡，变成村置；而小安山仍在
梁山县，由乡改镇至今。这清楚说明，无论是在
元代开挖济州河与会通河之际，还是在今天，安
民山都不在东平县境，所有关于元代安民山在
东平县的注解都是错误的。所谓“东平县安
山”，只有大安山村；明清时期小安山虽然也辖
于东平县，但此时它与大运河已毫无关系。

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改变，而使古遗址
归属不同，这本是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今天，显
然应该以现在的区划为标准，而不能延用历史
上某个时期的记载，历史归历史，现实说现实，
这样才能避免遗址区位和归属的混乱。

目前，互联网上的“济州河”词条，几乎都是
一种说法：济州河，“元在济州境内所开运河，即
今运河鲁桥、安山段的前身”。这里所说的“安
山”，显然是大安山；所说的“今运河鲁桥、安山
段”，已不存在，其断航时间是上世纪五十年
代。这段运河实际是在清末京杭运河断航之
后，又改道向北开挖，通黄河的一段地方性线
路。它的“前身”究竟指什么？令人费解。确切
地说，应当是明清运河，但与“济州河”无关。就
目前来说，元代济州河故道遗址，全在济宁市境
內；但在当时，济州河北段先后经汶上、须城、寿
张县境，该段“隶属于”东平路。因此，说它是

“在济州境内所开运河”，也是不当的。
关于元代会通河的开挖，目前还多见出版

物上一种说法：“起自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
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该说法实际上是
引据《元史·河渠志》。该志所记“东昌路须城
县”拟为“东平路须城县”之误，可见当时编撰者
们的疏忽，应当据实予以纠正。

中办、囯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规划纲要》，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其中多处提出：“开展核心区大运
河文化遗产调查和认定”“推进考古发掘和相关
领域专题研究，深化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综合
认知”“摸清资源家底，…… 实现各类遗产的真
实性、完整性保护”，并说“这是我们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这也
说明，目前我们对于大运河历史和遗产的“家
底”认知并未清楚，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把“大运河实体”和相关遗产资源
的真实情况搞清楚，填补历史空缺，剔除其误
读、误解。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党
和国家关于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历史遗产
的战略部署，更好地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①小安山今照②元代运河形势图
■资料图片

七百年“安山”：名家争相著述的神秘地名
姜传岗

不论哪里的胡
同，都老，老到跟村子
一样的年纪，赵庄的
胡同亦然。它不像北
京的“毛细血管”，只
像一条条平行线，把
胡同北边的山与胡同
口南边的东西大街连
接起来。大路是胡同
的出口，大山是胡同
的根。有了根，就有
了依靠，就有了靠
山。赵庄人有了胡
同，就有了家。

嘉祥卧龙山赵
庄的每条胡同口，都
有一口水井，苦水
井、甜水井、双壳漏
井、甘露井，每口井
滋养一条胡同。天
还没亮，挑水的人就
挑着扁担来到井边
打水。古代人遣词
造句就是精准，一个

“打”就道出取水不
易。一道道水痕，连
接着井口与每一户
人家。水痕的粗细，
讲述着户家人丁的
兴衰；水痕的宽窄，
盘算着胡同居民的
多少。

赵庄共七条胡
同，我爷爷家就在中
间的那条胡同里，从
西边查是第四，从东
边查也是第四。这
条胡同就像赵庄的
神经中枢，其他三条
胡同就像这条胡同
的左膀右臂。这条
胡同口的水井北侧，
有一座土地庙。有
了土地庙，赵庄人才
有 了 过 日 子 的 底
气。庙门两侧的对
联就是说给赵庄人
的：“土能生万物 地
可发千祥”。用今天
的话说，既有精神又
有物质。土里能给
万担粟，地里才能生
吉祥。要爱惜土地，
节约土地。所以，每
条胡同特别窄，窄到
两个人相遇的时候
侧着身子。

不光胡同窄，胡
同里的院落更是袖
珍型的，一个不大的
院落，住着二三十口
人。每个院落的房
子都高高的，墙厚厚的。这样冬暖夏凉，适合
居住、养生。院小，人不少。

胡同小，胡同的月亮不小。在胡同里看月
亮，又大又圆，大得有点奢侈。亮得有点出
奇。就像每条胡同安装了上百瓦的白炽灯，每
条胡同显得更加幽静。

因为胡同小，胡同里每家每户的关门声、
开门声，都带有各自的密码似的。以至于天亮
的时候两个人见面就问，你昨天晚上回来这么
晚？人们根据声音，绝对准确地判断谁家有人
出入。

胡同能记录一个人走路的声音。福来是
个拉车的，走路带风，噔噔噔。永现是个私塾
先生，走起路来不疾不徐，慢条斯理。

胡同小，故事不少。留举哥哥家就在胡同
尽头，堂屋紧靠山坡，有一个大洞，据说是石家
的花窨子。他前边那家主人曾去过法国，“法
国的灯头朝下”，在家家点煤油灯的时代是没
有人相信的。

胡同小，人们就同喜同悲。一家的事，就
是大伙的事。和泥脱坯，盖房造舍，今天你帮
我，明天我帮你。谁家的亲戚好久没来了，谁
好久没走姥娘家了，谁家的外甥结婚了，谁家
的闺女又下关外了，大伙相互提醒，关照，牵
挂。

每条胡同都有各自的传说。楼院胡同代
表这条胡同的兴旺史，赵庄的西大坑就是楼院
建造的证据。因为取土烧砖建楼，才留下的大
坑。而建造楼院是需要资财的，楼院就有了传
说。建楼之前，这家长工向主人报告一个情
况，这家的大石缸永远打不满水。主人不信，
留心察看。原来是一只山羊，常常自后山下来
偷喝水缸里的水。这天，主人藏在门后，等山
羊喝水的时候，抄起扁担打向羊头，啪！一只
羊角落地，山羊迅速消失在山里，那羊角竟然
是金的。

另一条传说更离奇。一个长工每天天不
亮就下地耕作，每走到地头一端，另一端就有
一个妇人厉声询问：我的孩子谁照顾？长工大
骇，告与主人。主人不信，等又有妇人声起，主
人高喊：我照顾！放到地头的衣服上吧。等到
收工，衣服上卧一男童。抱起，乃金娃娃。

每条胡同都有各自的历史。赵庄的每条
胡同里，不都是赵姓人。赵氏祖于明万历年间
定居龙山之阳，人口繁衍，遂成村庄。章家于
崇祯年间迁至赵庄，刘家康熙年间迁至。每个
家族有每个家族的基因，近五百年的融合形成
了赵庄基因。十七英烈士战长毛，就是明显带
有赵庄基因的故事。太平天国北伐，路遇赵
庄，17人为守家园与长毛起了冲突，鲜血染红
了三亩高粱地，长毛像撂谷个子样，纷纷毙
命。然寡不敌众，最终赵庄十七英烈牺牲在家
南高粱地，赵庄的每条胡同都盛放着一部英雄
史。

老胡同里都有仁义礼智信，都有工农商学
兵，都有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也都有位卑未敢
忘忧国的仁人志士。

这就是赵庄的老胡同，这就是中华大地的
老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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